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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茂

近年来，“全域旅游”成为高频词，各地积极规
划建设，争取成为全域旅游示范区。我也参加过某
地的相关研讨会，因为当地景区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文化底蕴不够深厚，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不
足，有人提议将旅游与民俗、历史相联系，多编一些
故事吸引游客关注。我表达了不同看法，故事要依
据正史记载或者长期保留的传说，不能信口胡诌。

此前读过一篇文章《莫让景区成为“野史集散
地”》，我很有同感。作者说，景区导游随意讲解、编
造一些奇闻轶事等现象十分常见，各种格调低俗的
轶事大行其道，同一景点的讲解各异、难辨真假，面
对游客追问，许多讲解颠三倒四、漏洞百出。粗制滥
造的故事只是披着文化外衣的垃圾，影响了景点声
誉，败坏了游客兴致，严重影响了旅游整体质量的
提升。

有一年我去西部游览，导游是个年轻男子，举
止轻浮，满嘴跑火车。途中参观一处银器加工坊(就
是购物店)，为了诱导游客购买银制品，银镯竟然被
导游用故事包装成了检验人体是否健康的“高科
技”设备，声称能感应身体的变化。他还大言不惭地
说，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卖银的”。靠谐音梗当噱头
的粗俗解说引来一片嘘声。旅行团里都是大学教
师，导游居然卖弄所谓“玉”的学问，说国字就是“家
中有玉”之意。一位研究文字学的教授实在听不下
去了，教训他不懂造字法，不懂传统文化，用简体字
胡乱解释，因为繁体“國”字中间是“或”，本义是“邦
国”“封邑”，跟玉毫无关系。

我曾到中原某景区游览，发现一条山谷以穆桂
英为主题设计，有穆桂英、杨宗保、杨文广等人的雕
塑。导游不厌其烦地讲述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韬略
与武功，以及她与杨宗保的爱情故事，大谈穆桂英
严格教育杨文广，终于把一个顽劣少年培养成国家
栋梁的故事。有一处山石的形状颇像人俯身讲话，
导游牵强附会，说那是穆桂英在教子。其实，穆桂
英、杨宗保都是小说《杨家将演义》中的人物，正史
中没有记载。依据《宋史》，杨文广是杨业之孙、杨延
昭之子，曾受到北宋名臣范仲淹的赏识与提拔。

无独有偶，一次我到太行山观光，同样遇到一
件附会历史的荒唐事。导游给我们讲王相岩的故
事，说王就是商王武丁，相则是宰相傅说。在3300多
年前，武丁和奴隶傅说曾在这里居住过，所以才有
王相岩、王相村。我想起《孟子》中的话：“舜发于畎
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傅说出身奴隶，武丁
不拘一格，任命他为相，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导游
介绍道，武丁少年时被其父送往殷都西部的林虑
山，和平民、奴隶一起生活。简朴勤劳的他很快就和
奴隶傅说交上了朋友。傅说雄才大略，只可惜是个
奴隶，不能重用。为起用傅说，武丁冥思苦想，终于
得偿所愿。我对这个故事有点怀疑，傅说怎么会住
在如此荒凉的地方？武丁的父亲身为商王，为何把
儿子送到这荒无人烟的太行山？那时的太行山一定
是人迹罕至、猛兽出没之所。一千多年后，曹操在深
入太行山征讨并州刺史高干时，还写下了“熊罴对
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的著
名诗句。带着疑问，我查阅《史记》，在《殷本纪》中找
到一段记载：“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
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
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
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
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
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
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傅说未显时，大约
是在一个名为“傅岩”的地方修筑道路、服苦役，无
姓无名。傅说版筑之地傅岩(亦称傅险)，在今山西平
陆县东，距王相岩数百里之遥。当时商都西亳(今河
南偃师)距王相岩数百里，小乙帝怎会把儿子送到王
相岩“锻炼”呢？故事明明是虚构，却讲得煞有介事，
令人不敢怀疑，但确实是在篡改历史，误导游人。

旅游当然有娱乐功能，景区管理者想法让游客
轻松快乐，本无可厚非，但不能没有历史依据地生
编硬造。其实，以上两处景区的风光是极美的，如果
着意介绍动植物知识与地质特征，多多挖掘自然景
观的美学意蕴，更能吸引人，不至于用荒腔走板的
故事及传说来误导游客，贻笑大方。

□许志杰

历史学家顾颉刚留给后人的印象，
似是除了出众的学术涵养与等身的著
作，其他包括社会活动、领袖才能之类
并无更长所在，看上去属于那种典型的
民国时期较为自由、颇有天分、学问至
上的文人。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学
界大咖，竟然在很长一段特定时间里，
成了游走于各个饭局不可或缺的座上
客，尤以1939年至1945年间为甚。好事者
通过顾颉刚日记粗略梳理发现，仅1939
年9月22日到年底的一百天里，他参加的
宴席58场，平均不到两天一次。最多的是
1941年，全年达到惊人的246次，差不多
六天四次宴会。其他如1940年137场、1942
年181场、1943年193场、1944年196场，1945
年元旦至抗战胜利这8个多月时间里也
有140场。5年多，总计1151场次。这么多的
宴会，肯定不会只吃不请，这点礼数顾
颉刚还是懂的，上述一千多次宴请中，
顾颉刚本人单独请客或与他人一起举
办的宴会有259场，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稍
弱，算下来比例不低。

请客吃饭需要一定的条件，手头不
能太紧，要有闲钱；各种繁杂之事不能
太多，要有闲工夫；还要具备广泛的人
脉，不但有人时不时请吃一顿，还要避
免你有钱请客没人捧场的尴尬场面。时
下人们追捧的那种有闲、有钱、有人脉
的生活状态，对于顾颉刚而言不算太难
达到。这位著名的大学者，如无特殊需
求，其收入养家糊口、请客吃饭，不是问
题；他大部分时间在大学工作，即便是
研究机构也不在“体制内”，完全可以自
由支配时间；最难的应该还是“凑人”，
那时候的通讯条件不行，要想凑局，要

么提前几天写信邀约，要么差人送便
条，待得到回复之后方可定下。

顾颉刚都是与哪些人聚餐呢？七七
事变后，多所大学及研究机构从战区追
随政府机关内迁四川、贵州、广西等地
继续办学，齐鲁大学从济南迁成都借华
西大学校址办学。顾颉刚经过多处辗转
流离，来到大西南川渝一带，经他的学
生张维华举荐，被时任齐鲁大学校长刘
世传聘为该校国学研究所主任，时间是
1939年9月至1942年4月。之后，顾颉刚离
开齐大，从成都转赴重庆，任《文史杂
志》社副社长，直至抗战结束。这个时期
正是文人、学者相聚西南大后方，为国
育才，以各种形式参与抗战的时期。齐
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顾颉刚、钱穆、胡
厚宣等人的努力下，很快恢复元气，成
为当时国学研究重镇。除齐大在成都
外，还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也内迁至
此，会集众多学界名流，联合出版学术
刊物，一时成都学术氛围浓厚，各种集
会不间断上演，包括形式各样的饭局。

顾颉刚的饭局中人来路广泛，既有
学界领袖，也有政界、商界名流。在任齐
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期间，其主要往
来的人物大都是内迁成都的几所大学
中人，如齐大校长刘世传，以及在齐大
任教做研究工作的钱穆、张维华、胡厚
宣等同事；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古典
文学家陈钟凡、文字学家商承祚；华西
大学的张凌高、吕叔湘、韩儒林；还有叶
圣陶、蒙文通、杨向奎等。翻看顾颉刚日
记，他们的名字频繁出现在饭桌上。这
期间，顾颉刚除了主持齐大研究所，还
在主持筹办以齐大研究所为主体的中
国边疆学会，事务繁杂，头绪甚多，需要
各方人士不断沟通。那时候可能还不时

兴开会，为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
是聚到一起，在饭桌上边吃边聊，节省
时间，增进了解，兴之所至，喝上一两杯
酒亦是常事。

频繁的饭局，加上慕名来访的各界
人士，致使顾颉刚应接不暇，影响了自
己的学问之大业，自感身体吃不消。他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1940年8月在齐大出
版的《责善》半月刊第一卷第九、十期上
刊登《顾颉刚启事》，声称鉴于痼疾失眠
症的加剧，欲摆脱各处牵扰，“积周年之
痛苦，经长期之考虑，决意舍去都会生
涯，移家村落。今已迁去，颇得天然疗养
之效，特此公告，除齐大研究所本职仍
继续担任外，所有各处名誉职务统行辞
谢，种种集会请勿更厕贱名。”为更好地
广而告之，他又将此启事刊登在《上游
集》中，改题为《谢客启》。初始齐大研究
所借居市区的华西大学校园内，后来搬
迁至成都北郊崇义桥附近的赖家花园，
这里距成都市区20华里，在交通条件相
对落后的上世纪40年代，这是一段很远
的路程，可来可不来、可去可不去的一
些人和事，就此阻断了念想。顾颉刚非
常喜欢赖家花园，居此养生、工作两不
误，岂不乐乎？

《顾颉刚启事》在短期内起到了一
些作用，当年顾颉刚参加的宴会较少，
有137次。有意思的是，第二年不降反升，
达到了创纪录的246次，出现报复式的高
频率饭局。分析一下，1941年是顾颉刚个
人思想波动的年份。这年6月，他接受曾
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的朱家骅邀请，到
重庆主持编辑《文史杂志》。到了重庆，
一切皆新鲜，人脉更加活跃，顾颉刚因
地制宜，开始了新一轮的社交活动。想
来此应为他饭局突增的主要原因。

顾颉刚突然决定离开齐大研究所，
大致理由是校方对他的长远构想支持
不够，导致很多设计无法兑现。除此还
有顾颉刚离去是被他学生逼走的传言，
在此不论。校方极力挽留，并答应他可
以穿梭成、渝两地，保留研究所主任之
职。这样的情况持续了近一年，直到1942
年4月25日顾颉刚致信齐大校长刘世传
辞去主任职务，刘校长转聘钱穆接任。

至此让人想起顾颉刚离开中山大
学时的情景，及至他与傅斯年的关系。
二人同年考进北京大学读书，虽不是
一个学科，却因住一个宿舍而成为至
交，“课罢饭后，辄纵论世事、学问，历
久不倦。”傅斯年留学英国归来，出任
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
史两系主任，筹办语言历史研究所，邀
聘的第一人便是顾颉刚。顾也不辜负
傅之期望，风生水起，颇有成就。两年
后顾颉刚突然接受燕京大学之约转道
北上，离开中山大学，原因是在中大为
授课及研究所事务花去了几乎全部精
力，而自己没有写成一篇研究文字，就
连读书笔记竟也来不及记了，这与他
一向追求的研究学问的境地大相径
庭。傅斯年得知消息着实不满，尤其对
顾给出的理由大为光火，责其“忘恩负
义”，你顾某人难道忘记了当年选择中
大，是因为北京大学欠薪，身背2000多
元债务，难以维持家计不得已而为之？
中大两年，顾颉刚靠薪水还清债务且
尚有盈余，同时出版著作，可谓名利双
收，怎么整出了“我的目的不在名利而
在别的”之说法？傅斯年发过脾气也就
认了，顾颉刚好像咽不下这口气，分别
给胡适、蔡元培写信，告傅斯年的状，
并在日记中写道：“傅斯年盛气相凌，
我无所求于彼，将可谓用架子压倒我
耶？”之后二人虽有书信往来探讨学
术，个人关系却不冷不热，直到1950年
12月傅斯年病逝，顾颉刚亦未着一字。

生性随意、率真处事，才是顾颉刚的
本质属性。出席宴请或做东请客，在兴头
上决意离开，无论北大、燕京，还是中大、
齐大，又是兴之所至。因而，顾先生饭局
多，跳槽不回头，学术卓越，个性宽裕，既
是他所处时代的样本，也是个体秉性的
自然流露。人家就是这么一个人。

顾颉刚的饭局

【名家侧影】

荒腔走板的景区故事

【社会观察】

▲1924年9月，顾颉刚 (左

五)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

同仁合影。左四为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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